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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待鄧小平微妙的政治態度

⊙ 楊 俊

 

雲譎波詭、變幻莫測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出現過許多戲劇性的場面，而作為「文

革」發動時主要鬥爭目標之一、「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在「文

革」後期又重返政治舞台，並一度被委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恐怕是這個時期最有戲

劇性的事件。由於「文革」時期毛澤東在黨內一言九鼎的至高權威地位，鄧小平此時的政治

命運顯然與毛澤東的態度有直接關係，而「文革」發動初期毛澤東對處理鄧小平小平的真正

態度，則是我們理解鄧小平奇跡般的升降起伏的一把鑰匙。本文試圖在充分利用現有史料的

基礎上說明，「文革」發動初期毛澤東在如何處理「鄧小平問題」上微妙態度。

一

在中共「打天下」的歷史中，鄧小平的個人能力、歷史功績和地位是很突出的，建國之初作

為西南最高領導而成為「五馬進京」之一的他，在擔任政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和中共中央

組織部長的工作中也頗有建樹，特別是在反對高崗、饒嗽石的鬥爭中的表現更讓毛澤東滿

意，而且在政治、軍事、思想方法和處事風格，甚至在歷史上「犯錯誤」的淵源上，鄧小平

都與毛澤東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和共同的政治基礎。正是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充滿賞識和信

任，在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史達林事件後，為防患於未燃，毛澤東把鄧小平考慮為「防

風林」的接班人之一，並在1956年的中共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推選鄧小平為總書記。到了

六十年代初，鄧小平和劉少奇被毛澤東內定為共同擔負一線領導工作的接班人，來共同主持

中央具體工作1。

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進程中，為制止災難的擴展，從事實際、具體工作的一線領導同志

必須深入調查、正視困難、實事求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他們逐漸從「大躍進」運動時的頭

腦發熱中冷靜下來，對毛的一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理想開始產生懷疑，並在心理上和他

拉開距離，他們認識到國家的根本是在經濟，應該怎麼促進經濟發展就怎麼做，反之就不

做。這樣，他們的調整工作很快超過了毛澤東的設想和限度，實踐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

地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規模的調整措施所引發的結果，在客觀上無異於對1958年以來

「左」的錯誤一次又一次地批判。隨著調整工作的深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各個領

域的知識份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彭德懷，對「三面紅旗」有所懷疑的現象，這引起了毛

澤東的震動和疑慮，他漸漸對「一線」領導失去了信任，愈來愈多的埋怨他們。在國際上，

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愈來愈大，在毛澤東看來，蘇共二十二大之後已經整個變成

了修正主義，赫魯曉夫的本質，事實上是對外屈服於帝國主義、對內妥協於資產階級。由於

對中國黨內務實力量深深的猜疑和赫魯曉夫的「背叛」給他的強刺激，導致毛澤東開始了同

時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作戰。他不斷給階級鬥爭加溫，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矛頭



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

判斷。這就導致他最終選擇「文革」這種非常方式來解決他所擔憂的問題。

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自然是針對中央

一線領導的，但輕重緩急還是有區別的，他最為不滿、懷疑的是處於他的接班人地位的黨的

一線主要領導人劉少奇，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始，毛澤東就愈來愈堅定地認為劉少奇

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他與劉少奇的分歧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歧。在1965 年在

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與劉少奇與他當面爭了起來，劉少奇

成了繼彭德懷之後敢於冒犯毛澤東權威的又一個領導人，根據他後來對斯諾說的，他就是這

個時候下決心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的2。

另一個擔負一線領導鄧小平此時也逐漸從「大躍進」運動時的頭腦發熱中冷靜下來，開始比

較注重實際，強調所面對的現實國情，注重發展生產力，對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的認識上，

也愈來愈趨於實事求是，這與毛澤東的堅持自己的理想模式，著眼於生產關係，把矛盾和問

題歸結於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明顯不同的。在具體工作方法上的毛澤東與鄧小平分歧主要

事件有鄧小平贊成了羅榮桓的意見，反對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在甄別平反工作上

主張「一攬子解決」；主張「貓論」；支援農村自發地「分田單幹」；調整知識份子政策，

肯定知識份子是勞動人民一部分；主持制定教育工作條例，反對過火的高教和文藝方針，等

等。這樣導致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意，認為鄧小平對他「不尊重」、搞「獨立王國」、「所

犯錯誤是嚴重的」。在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開會，討論《二十三條》，毛澤東批評

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其中一個就是指鄧小平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3。在1966年8月25

日，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時說：鄧小平耳聾，一開會就在離他很遠的地方坐著；

鄧小平從來不找他，自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他匯報工作4。

然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與對劉少奇的不滿有根本的區別，用毛澤東的術語形容，就

是鄧小平的問題是不同於劉少奇那種「敵我矛盾」的「人民內部矛盾」，他並不把鄧小平看

成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在批判鄧小平所謂「嚴重錯誤」的同時，毛並不排斥

鄧。我們從1964年毛澤東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便可窺見一斑：在1964年11月，在一次會議

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

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麻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還是你（指劉少奇）掛

帥，小平做秘書長」。這些話都反映出他對劉少奇影響上升而自己的影響似乎下降的不滿，

以及對鄧小平對劉少奇工作的配合不滿，這裏，可以明顯看出他對劉少奇與對鄧小平、周恩

來的不滿在程度和性質上的顯著差異。下面兩則史料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一）1965年秋，周恩來曾受「毛主席的委託」與王稼祥進行過一次重要的講話。王稼祥後

來說:「那次周總理來和我談話，是毛主席委託他來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對革命有貢

獻、有功勞，還談了我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路線鬥爭。這時，周總理謙虛地說，你比我更

早地站到毛主席一邊，與王明等人作鬥爭。又告訴我，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

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5

（二）就在「文革」即將發動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的第二天，毛澤

東在外地作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譬如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

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去指揮，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麼小，可

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



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佔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

一億人口6。

1965年毛澤東派周恩來打招呼的內容，說明在當時，毛澤東認為不能交班給劉少奇，而中共

黨內，林彪、鄧小平是符號自己接班人條件的。在距離「文革」正式發動的「五一六通知」

僅僅幾天時間裏，毛澤東稱讚鄧小平的講話，也反映出他在「文革」發動前毛澤東對鄧小平

有所不滿的同時，仍對鄧小平還是有賞識和信任的，並沒有打倒鄧小平意思，甚至有更重用

鄧小平的意圖。至少不是打擊的主要目標。

二

同樣是一線主要領導人，但把鄧小平的問題看成是不同於劉少奇那種「敵我矛盾」的「人民

內部矛盾」，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有：

（一）鄧小平在黨內也沒有與劉少奇那樣有逼近毛澤東的地位、威望和影響，鄧小平本人也

小心謹慎、沈默寡言，從來沒有「犯忌」去觸犯毛澤東的權威，不去直接評判毛澤東的錯誤

做法。自1962年以來，鄧小平對毛澤東做法和想法也有許多不滿和懷疑，但鑒於毛澤東在黨

內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對毛澤東的尊重，鄧小平只能消極的抵制毛澤東的錯誤做法，而且一旦

毛澤東表示不同意見時，鄧便不再堅持，只是在心理上與他拉開距離──「不去貫徹毛澤東

的錯誤指示，並且常常『忘記』向毛匯報情況。開會時，為避免毛那令人難料的詢問或是尖

刻的教訓，而總是坐的遠遠的。」7劉少奇與鄧小平不同的做法和態度舊極具象徵意義的體現

在有關鍵性影響的「七千人大會」上，這次會議毛澤東不得不做自我批評的，毛澤東劉少奇

的講話使毛澤東開始懷疑劉是「潛在的赫魯曉夫」，而鄧小平的講話則謹慎的沒有使此時

「憋了一肚子火」的毛不高興，所以毛澤東的批示為：「鄧小平同志：全文看過，很

好。」8凡此種種，使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錯誤」主要是「不尊重」， 說穿了就是認為鄧

小平不那麼聽他的話了，這顯然只是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心理上與他拉開距離而不滿的氣憤之

詞。但他還是認為鄧只是「不聽話」，僅僅是對他「敬而遠之」，沒有劉少奇那樣否定自

己，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

（二）歷史上所謂犯錯誤的淵源上，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和共同的政治基礎。

這些共同之處在毛澤東腦海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從「文革」期間，毛澤東反復強調並且內

容大致相同的肯定鄧小平的話，就可以這種印象影響之深。這些「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

一遍」的之類的話，集中體現在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所寫的批示上9。特別

是鄧小平在30年代在江西中央蘇區時代作為「所謂的毛派的頭子」遭到批鬥的經歷，使毛澤

東對鄧小平有一種患難之交的感情，而且鄧小平由於在艱難的局面下執行一條正確的路線而

贏得了毛澤東的賞識和信任，毛澤東在以後不斷的談及，譬如在1943年政治局會議上，毛澤

東就說「反鄧小平、毛、謝、古」是「指雞罵狗」，「鄧小平、毛、謝、古死了三個人，鄧

小平你要為黨爭氣」。正是這種信任，在組建八路軍時，鄧小平被派到主要有反對毛澤東的

張國燾所領導的第四方面軍組成的一二九師做政委，而在決定國共兩黨命運的淮海戰役、渡

講戰役中，作為總前委書記的鄧小平承擔著毛澤東「我把指揮交給你」10的重任，這些歷

史，在記憶力驚人的毛澤東腦海中也都是難以磨滅的。

（三）從延安時代開始，中共黨內便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一個人犯各種「現行錯誤」



都還可能留有政治餘地，而一旦有「歷史問題」，諸如有叛徒、特務等歷史，就會被徹底打

倒，並且永世不得翻身。在「白區」工作的黨員幹部同志，由於經常與國民黨直接打交道，

由於當時黨的領導一些「左」和右的錯誤指導，同時也由於在險惡的環境下，有時為了保全

同志，共產黨中央也曾有過一些權宜之計等等原因，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

革命」中，這些同志特別容易被誣陷為有「歷史問題」。劉少奇就因為被誣陷為「叛徒、內

奸、工賊」，而慘遭政治上被「永遠開除黨籍」，人身上被迫害致死的厄運。不同與在「白

區」長期工作的劉少奇等人，鄧小平雖然曾經在「白區」工作過，時間卻相對較短，其間也

曾多次遭遇過危險，卻沒有被國民黨逮捕，沒有發生過諸如脫過黨等事件，也沒有被國民黨

誣造過「自首」。沒有「歷史問題」，充其量只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

緊跟毛主席，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問題，是鄧小平能夠避免了劉少奇等人那樣的悲劇發生的

一個重要因素。

（四）尤為重要的是在毛澤東最忌諱、最擔憂的「赫魯曉夫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也有

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就是在對待赫魯曉夫問題上的毛與鄧的一系列共同立場。眾所周

知，毛澤東對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大罵史達林是不滿意的，當時鄧小平以副團長的身

份出席蘇共的二十大，回京向毛澤東匯報時，說報告主要是從史達林個人性格方面講的，但

個人性格不能說明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黨、這麼長的時間犯了一系列的錯誤，史達林搞

個人崇拜的確不對，但不能說錯誤都是史達林的，沒有大家的份，功勞是大家的，沒有史達

林的份，這兩個片面性都是不對的。鄧的這些意見與毛澤東的內心深處的意見是一致的11，

說出了毛澤東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在1960年11月，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在訪蘇過程

中，與毛澤東認為的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集團」進行了面對面的，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次

鬥爭，讓毛澤東非常滿意，毛澤東在會後評價說：「成績很大，應該說取得了偉大的成功，

基本上把赫魯曉夫發動的反華攻勢打下去了。」並且用贊許的口氣說：「赫魯曉夫很怕你這

根棍子（論者注：鄧小平1959年腿部骨折，參加莫斯科會議時拿著一根手杖）」，「你這根

棍子出名了，我們黨幾十幾個中央委員，只有四個人出面和蘇對罵，這就是彭真、康生、胡

喬木，加一個鄧小平。」1963年，鄧小平率團赴莫斯科，在蘇共召開的祝酒會上，赫魯曉夫

要求停止爭議，停止在報刊上攻擊。鄧小平表示：「我們要表示態度。」12會談從7月6日到

20日，由於鄧小平堅持原則鬥爭，沒有任何進展。7月21日，鄧小平返京，在機場受到毛澤

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隆重歡迎。毛澤東說：「代表團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沒有同

蘇方達成任何有違原則的協定，這次代表團做了一件好事情。」鄧小平是「一個重量級拳

師，事實就是這樣，赫魯曉夫都鬥不動你，鬥不過你，蘇斯洛夫更不在話下。」可以想像

出，在60年代上半期，毛澤東因為大躍進失敗而受到國內國際的壓力情況下，鄧小平在莫斯

科旗幟鮮明的維護毛澤東的形象的言行一定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對鄧小平的好

感。毛澤東晚年最為警惕和反對的就是「中國出赫魯曉夫」，發動「文革」重要目的是「防

止中國出赫魯曉夫」，而在這個毛澤東視為原則的問題上，他認為鄧小平與自己是毛澤東一

致的。

正是由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在政治、軍事、思想領域內，以及在歷史上「犯錯誤」的淵源上有

著共同的政治基礎，毛並沒有打倒鄧的意圖，甚至還有把鄧小平與林彪放在一起考慮為接班

人之意。

三



自1962年北戴河會議開始，毛澤東先後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強調階級鬥爭、搞四清運動、

開展對文藝工作的批判等等，以解決他所深深憂慮的「資本主義復辟」和「中國出修正主

義」的問題。但許多人對這些還是不那麼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巨大衝擊力

量。到了1966年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依靠原有的機構、秩序和做法是不行的。單靠

一些政治批判文章（無論它寫得怎樣尖銳）和一些組織措施（無論它牽涉多麼高的層面），

都還遠遠不夠，只有下最大的決心，甚至不惜打亂黨和國家的日常秩序為代價，發動全國性

的大批判、大揭發，自下而上地把群眾放手的、充分的發動起來，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熱

火朝天的大風大浪的局面，去揭露舊體制存在的一切「陰暗面」，去鬥爭和審查各級黨委，

挖出隱蔽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鬥爭和審查各個領域的知識份子，揪出形形色

色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摧毀中國出修

正主義的社會基礎。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它的突破口在哪裏？正好這時，毛澤東看到5月25 日，北京大學聶

元梓等七人貼出的攻擊北京市委與北大黨委、號召「充分發動」「革命人民」的大字報，這

個大字報形式、內容和「鬥爭精神」符合毛澤東此時的想法，故6月1日，毛澤東做出支援該

大字報的批示，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在全國報刊發行。《人民日報》與當日發表題為《橫

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打倒牛鬼蛇神」，這引起全國形勢的變化，「天

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突破口找到了。面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發表後所

引起的全國混亂局面，中央一線領導還是依照處理著內問題的慣例──派工作組去限制混亂

局勢的發展。這與毛澤東決定要採取一系列超越常規常理的做法，以「天下大亂」的方式去

摧毀整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思想形成鮮明的反差，因此，這種老做法已經非但不符合毛

澤東的本意，反而引起他的更大憤怒。因此，當他回到北京，看到工作組在北京起了澆滅他

好不容易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時，更使他堅定了把劉少奇搞下去的決心，工作組事件

於是就成為毛澤東決定打倒所謂「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導火索和突破口。在7月

底至8月初，毛澤東對派工作組進行了一系列嚴厲的批評，把它上綱上線定性為「是方向性錯

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行

白色恐怖」，是「方向問題，是路線錯誤問題」。13根據毛澤東的態度和意見，1966年8月召

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在毛為首的黨中央之外，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

司令部」，這個「司令部」自1962年以來，犯下一系列「錯誤」，大會號召炮打這個司令

部。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實際上被打倒。

在這個意義非凡的事件中，鄧小平不僅與劉少奇一起起著領導作用14，並且立場格外堅定、

態度特別鮮明，甚至與中央文革小組展開面對面的鬥爭：在6月3日，中央在劉少奇家裏開

會，劉主持，鄧小平小平講話，會議通過了旨在當時北京的 「八條指示」。鄧小平說，中央

的「八條指示」傳達要快，開個十萬人大會，一竿子插到底15。 7月，因事態緊急，中央於

13、19、22日在懷仁堂連續三次開會討論工作組問題，在19日會議上，劉、鄧與中央文革，

從思想到言辭均展開交鋒，鬥爭已趨白熱化。康生、陳伯達依仗毛澤東的信任並揣摩出毛澤

東的意圖的，說工作組壓制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除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並與

康生髮生爭執，鄧小平也特別氣憤地「一下子站起來，叉著腰，十分憤怒地說：「我們要講

得客觀一些，要瞭解第一線的困難，甚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

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去，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里？誰來放手發動？你

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試試看！」16在這次會議上，江青也於中途躡手躡腳進來，

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她看到了會議爭吵的場面17。江青究竟是不是毛澤東派來



的，不得而知，但依照慣例，她一定會對毛作添油加醋的匯報。所以，鄧小平這一次與劉少

奇一起針鋒相對地反對他所倚重和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確給毛澤東一個鄧與劉一樣在反

對他的印象。

前文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標並不是鄧小平，然而，由於鄧小平在派「工作

組」這個被毛澤東視為「方向性」和「路線性錯誤」問題上與劉少奇相差無幾的態度、表現

和作用引起了毛澤東惱火，這種惱火更因為聯想到60年代以來鄧小平配合劉少奇的調整經濟

工作、對他「敬而遠之」的態度而加劇，從而導致毛澤東改變了對鄧小平的態度，產生「鄧

小平要批一批」的想法。同樣，由於工作組事件是毛澤東決定打倒自1962年以來，犯了一系

列「錯誤」的「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導火索和突破口，鄧小平作為1962年以

來，與劉少奇一起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特別是在工作組事件的作用、態度也使得他不可

避免的要受到波及。

毛澤東對鄧小平態度的轉變，給覬覦權力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以機會、他們為了奪權而極

力要徹底打倒鄧小平，他們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與對劉少奇的不滿是不同的，不僅

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在劉少奇已實際打倒後，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他們

知道，要去掉鄧小平這個心頭大患，必須加大對鄧小平的批判，上綱上線。十一中全會後，

毛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

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把劉、鄧連在一起批。陳伯達、林彪、

康生紛紛批判劉、鄧小平，會議充滿火藥氣味。謝富治一馬當先首先批鄧小平，他說鄧小平

在全國解放後變了。陳抱怨說想與鄧小平進行平等的討論比「登天還難」，並認為他是「修

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他聲稱，在這兩個人中鄧小平更為頑固；林彪還親自出

馬，林彪說鄧小平曾經與四野爭功，並說鄧小平在歷史上是逃兵，力圖給鄧小平加上歷史問

題的罪名18。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等黨內極端勢力這些話，勢必對毛澤東產生影響，毛澤東

的批判鄧小平「六年不匯報工作」，「耳聾」的話就是在聽取這次會議匯報時所說的，這

樣，劉、鄧小平就被連在一起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12月25日，在張春橋的策

劃下，清華大學造反派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打倒劉、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誓師大會」，並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2月6日，

林彪在一次會議上講話，稱劉、鄧小平不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19，批

判因此大大升級。1967年春，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下，全國開展批判和打倒

「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高潮，劉、鄧小平分別被冠之以黨內第一號，第二號「最大走資

派」。1967年7月15日，中央辦公廳向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一份關於批鬥劉少奇的請示。中央

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用筆將「少奇」兩字劃掉，在後面加上「鄧、陶夫婦」。事隔幾日，7月

19日，造反派抄鄧小平的家，8月，揪鬥鄧小平，8月1日，鄧小平的秘書和警衛員調走，9

月，兒女被勒令搬出中南海。1968年3月鄧小平專案組成立。7月，專案組炮製《黨內另一個

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小平的主要罪行》，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印發該文件，並做出了撤消

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四

在毛澤東身後的1980年，已經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評價毛

澤東的話，「雖然不聽他的話的人，他都要整一下，但整到甚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

的。」20鄧小平被徹底打倒，顯然不經過毛澤東的點頭是不可想像的，但正如前文所分析



的，由於歷史上、思想上、現實政治上的種種聯繫和共同點，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問題的定性

為不同於劉少奇那種「敵我矛盾」的「人民內部矛盾」，所以，毛澤東只是想「整一整」 鄧

小平，並沒有徹底否定鄧小平，在鄧小平已經被打倒情況下，仍對鄧小平有所關注，甚至還

是繼續啟用鄧的意圖。本節就此試圖做一個歷史考察。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出席並在會上作檢討時，毛澤東在檢討的稿子做出了

「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的批示，這句話頗值得玩味，明顯

含有保留鄧小平的意味。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毛毛也透露了一個重

要的史實：「『文革』初期，在毛澤東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他還沒想徹底去掉鄧

小平，他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

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父親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

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就在1967年春戚本禹發表長文《愛國主

義還是賣國主義》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對其批

判時，毛澤東向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小平可以分開;第三，

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時說：「我的意見

還是要把他（指鄧小平──論者著）同劉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分開」。在1968年九大召

開前的視察途中談到鄧小平時說：「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是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

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在北京中南海批鬥鄧小平正如火如荼的1967年7月16

日，毛澤東在武漢同王力進行過一次涉及接班人問題的重要談話。毛澤東語出驚人地說:「林

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鄧小平至少是常委。」楊成武也回憶回憶：1967

年9月毛澤東視察南方時提出：1970春天「文革」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

放出來，許多同志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毛澤東並且列舉了鄧小平名字21。1969年3月23

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說：「九大報告上只寫我與劉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

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陳伯達也曾回憶：「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

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

要提他。」22 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

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

題，他的「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的談話，在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和

將「文革」理論與實踐合法化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和九大上前夕，毛澤東這些談

話，顯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劉、鄧小平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它是對劉、鄧小

平個人生死前途、政治命運的不同決定，不僅使鄧小平避免從了劉少奇那樣的人身悲劇發

生，而且在深層次上為重新啟用鄧小平的準備了最必要的條件。可以看出，毛澤東仍然認為

鄧小平是僅次於林彪的符合自己接班人的條件的人選，並且想對鄧小平做出某種政治安排。

毛澤東對鄧小平已經被打倒情況下，仍對鄧小平有所關注的態度，讓林彪和中央文革忐忑不

安，更加劇了他們置鄧小平與死地的信念。對於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所保留，並且想對鄧小平

做出某種政治安排的態度，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是強烈反對、百般阻撓。上文論述的包括毛

澤東要鄧小平跟林彪搞好關係但林、鄧談崩了，毛澤東同王力的關於「林彪要是身體不行

了，我還是要的鄧出來」的談話，九大報告不許點鄧小平的名字，並建議鄧小平進政治局但

遭到林彪等人的反對等等內容，都能說明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企圖置鄧小平於死地的

用心。在1968年5月21日，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要求見毛主席，毛澤東指示：在23日中央文

革碰頭會上讀一下鄧小平的信，議一下，徵求大家的意見是否與鄧小平談話，自然，鄧小平

的要求被林彪和中央文革拒絕。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

工賊」，並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也堅決要求開除了鄧小平的黨籍……



在對待鄧小平的態度上，毛澤東是想保護，是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顧及到林

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態度，所以當時鄧小平還是無法出來工作。對於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要徹

底打倒鄧小平的態度，為甚麼在黨內具有一言九鼎的至高權威地位的毛澤東，會有所遷就林

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這些做法呢？考察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給江青的那封意義深長

的信，提到的他「違心地同意別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

了共產黨的鍾馗」，等等一類的「黑話」23，其實也為我們理解毛澤東對黨內極端勢力行動

不得不有所遷就的心情，提供了一個思路。這是因為「文革」是採取一系列超越常規常理的

做法，以「天下大亂」的方式去奪取社會權力的「政治大革命」，並且要觸及「人的靈

魂」，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這一些異乎尋常的做法勢必引起許多人的懷疑、抵制和反

對。為了深入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了徹底摧毀「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

司令部」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必須借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然而，作為政治

家的毛澤東還是極其意味深長的保住了處理鄧小平的底線，即執坳堅持不同意林彪、江青等

黨內極端勢力他們的對鄧進行人身迫害和開除黨籍的做法。

根據毛毛在她的書中披露，1967年5月，毛澤東約鄧小平談話，主要是問他30年代離開紅七軍

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這一段歷史情況，並批判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毛澤東態度緩和，批

評的並不嚴厲，並且說，以後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毛澤東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當然知道

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要極力要置鄧小平於死地，所以，「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

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義。由於毛澤

東的堅持而未得逞。在「文革」中，劉被整死，鄧小平雖遭批判，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

軟禁在一座小房子裏，一直與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

根被允許與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劉少奇或其他「走資派」所受到的人身迫害和摧殘。鄧

小平躲過了厄運顯然與毛進行了幹預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關， 數年之後，鄧小平本人也承

認：「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24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並開除了劉少奇的黨

籍。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也堅決要求開除了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出面做了抵制。在開幕式

和閉幕式上，毛澤東分別發表講話，講話均提到了鄧小平，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指出:鄧小平這

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

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甚麼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他的意思要求保留黨籍，不

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一講到做工作，許多同志都搖頭。我說，現在很大的

工作也難做，叫他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這樣的工作，總是可以嘛。在閉幕會上，毛澤東

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

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要開除一個人很容易呀，只要我們舉手，那還不開除

了。我看還是慎重一點。橫直將來你們要開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開除就行了嘛！我這個

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25這些話的語氣、用詞

特別值得玩味，諸如「一講到做工作，許多同志都搖頭」，「大家要開除他」，「橫直將來

你們要開除也可以嘛」，「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這些話都真切地反映出林彪和中

央文革小組企圖置鄧小平於死地的態度。毛澤東用近乎協商的語言「替他（指鄧小平──論

者著）說一點話」，要求給鄧小平「做點工作」，哪怕是「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並且

「不合你們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開除他」的意見，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近乎狂

熱的1968年，毛澤東用這種口氣與語言在中央正式會議上為鄧小平說話，的確是「獨樹一

幟」，這些談話真切地反映出毛澤東的確不想根本打倒鄧小平。由於不得已要遷就除林彪和



中央文革小組意見，毛澤東只好將鄧小平「做點工作」的想法暫時擱置，但毛澤東還「反潮

流」的保留住鄧小平的黨籍。

毛毛在書中寫道:「九大的召開，父親是從報紙上和新聞中知道的。雖然他再一次被確定為

『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

的黨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

說，只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鄧小平作為幾乎搞了一輩子黨務

工作的老黨員，自然對保留黨籍的玄機有著遠比一般人深刻地理解，毛毛的這句感歎更為我

們理解和感悟當時的政治「玄奧」，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再聯想到鄧小平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再要求「留在黨內」，而毛澤東為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一再親自出面幹預，對為我們了解這

一具有特別意義的「玄機」提供了啟發。這個「玄機」為鄧小平的複出預留了空間，當然，

由於黨內情況的複雜性，鄧的複出還需要時機和鄧個人的努力。到了林彪事件爆發後的難得

時機中，由於鄧小平特殊的特殊的個人因素和個人努力，周恩來等老幹部的竭力促成，終於

成就了鄧小平奇跡般的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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